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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

时候已到，四位朋友就领着四个跟班前往卢森堡公园的

后面，来到一座专供牧羊的围墙。阿多斯拿出一串零钱支走

羊倌，四位跟班负责站岗放哨。

不久，另一帮人悄无声息地走进同一座围墙，进去后与

火枪手们见了面；接着按海外习惯，双方一一作了介绍。

英国人个个都是出身显贵，所以他们对对手们的奇名怪

姓不但觉得惊讶，而且感到一些不安。

“都用这种怪名字，我们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。”温特勋

爵听到三位朋友通名报姓时说，“我们绝不会跟有这样姓名

的人交手，这些都是放羊倌的姓氏。”

“对，您猜对了，绅士，这些都是假名字。”阿多斯回

答。

“这样的话，我们更想知道各位的真名实姓。”英国人

说。

“过去你们不知道我们姓什么，不也玩得挺好吗？”阿托

斯说，“你们曾经赢了我们两匹马不就是证据？”

“是的，但上一次我们冒险的只是钱，而这一次我们冒

险的却是生命；我们能和任何人赌钱，但仅能和同等级的人

格斗。”

“说得好，”阿多斯说，接着他在四个英国人中抓住与之

交手的那个人，低声对他说了自己的姓和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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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多斯和阿拉弥斯也向各自的对手说了自己的姓和名。

“这下满意了？”阿多斯问对手，“为请您赏光和我比剑，

您觉得您本人这下够贵族气派了吧？”

“不错，先生，”英国人躬身施礼说。

“那么，您现在愿意听我再说句话吗？”阿多斯冷冷地又

说。

“请讲，”英国人说。

“如果您不向我提出要求我告诉您我是谁的要求，那就

更好了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

“因为人人都以为我死了，因为我有种种理由，愿意世

人不知道我还活着，因为我马上不得不杀死您，以免我的秘

密到处被人传扬。”

英国人看着阿多斯，以为阿多斯拿他取笑，但是事实上

阿多斯却真是个最不爱取笑的人。

“诸位，”阿多斯向同伴和对手同时说道，“都准备好了

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。”英国人和法国人异口同声地答道。

“好，注意出击！”阿多斯叫道。

顿时，八柄剑在落日的余辉中闪光；仇人相见的确分外

眼红，战斗就这样带着本能的激情开始了。

阿多斯手提着剑柄，冷静沉着，剑法娴熟，就像在习武

厅里一般。

波多斯一改在尚蒂利遭遇中他曾用得过分的自信，一招

一式细腻而严谨。

阿拉弥斯急于写完他的抒情诗第三章，于是他出剑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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匆，想以速战速决一举了事。

阿多斯第一个杀死对手，他仅向对方捅了一剑，而且正

如他预先通知对方那样，这一剑是致命的，因为剑锋刺穿了

对方的心脏。

波多斯第二个将对手撂倒在草地上：他用剑刺穿了对方

的大腿。由于这个英国人没做太久的反抗便举剑投降，波托

斯抱起对方，把他放进了自己的四轮华丽马车。

阿拉弥斯猛勇进击，逼得对手一连败退五十余步，撒开

大步落荒而逃，在跟班们的一片嘲骂声中逃遁得无影无踪。

至于达达利昂，他一直耍弄纯粹的防御战术；当发现对

方已经十分疲惫，他便采用猛烈的第四姿势回击术，用自己

的剑挑飞对方的剑。英国男爵看到自己已被解除武装，便后

退；可是就在他作退却运动时，他脚下一滑，仰面朝天跌倒

在地上。

达达利昂纵身一跃向他冲去，剑刃顶着他的喉咙：

“我本可以杀死您，先生，”他对英国人说，“现在您在

我的手中，但出于对您姐姐的爱，我就放您一条生路。”

达达利昂乐不可支；他完全实现了事先确定的计划，事

情的进展使他的脸上绽开了我们熟悉的微笑。

这位英国人为能和一位如此豁达大度的绅士交手而异常

高兴，他张开双臂，紧紧地拥抱达达利昂，又向其他三位剑

手连声道谢。因波多斯的对手已被送进马车，阿拉米斯的对

手也已经逃之夭夭，于是他们想到的仅仅是已故的亡人。

波多斯与阿拉弥斯脱去死者的衣衫，希望他的伤口并非

致命；这时只见一只鼓鼓的钱包从他的裤带上滑落下来。达

达利昂拾起钱包，顺手交给温特勋爵。

—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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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真见鬼，您让我拿着这玩意儿怎么处理呢？”英国人说

道。

“您把它交给他的家人吧，”达碉利昂说。

“他的家人会记住这个不幸的，但是他家继承的财产年

金就达一万五千路易。您留下这个钱包送给你们的跟班吧。”

达达利昂把钱包放自己的口袋。

“现在，我年轻的朋友，但愿您准许我这样称呼您，”温

特勋爵说，“从今天晚上起，如果您愿意，我会把您介绍给

我的姐姐米拉迪·克拉丽克夫人；因为您宽恕了我的这一件

事，我要让她心甘情愿地接见您，她在宫廷里人际关系不

错，她将来为您说句话或许不无好处的。”

达达利昂高兴得满脸放光，对他深鞠一躬以表赞同。

这时，阿多斯走向达达利昂。

“你把这个钱包怎样处理？”他低声耳语道。

“我想把它给你，亲爱的阿多斯。”

“交给我？为什么？”

“喏，是你把他杀死的，这是你的战利品。”

“我，做一个敌人遗产的继承人！”阿多斯喊道，“你究

竟把我当成什么人？”

“这是战争的惯例，”达达利昂说，“为什么不能成为一

场决斗的惯例呢？”

“即使在战场上，我也从来没干过类似的事情。”阿托斯

说。

波多斯耸着双肩。阿拉弥斯呶呶嘴唇表示同意阿多斯。

“那就依照温特勋爵对我们说的办，把这份钱送给咱们

的跟班们吧，”达达利昂说。

—源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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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的，”阿多斯说，“不过不是送给我们的跟班，而是

送给英国人的跟班。”

阿多斯拿起钱包掷到马车夫的手中：

“送给您与您的同伴。”

一个身无分文者，举止如此大度，就连波多斯也为之一

惊；法兰西人的这种慷慨，再经过温特勋爵和他的朋友口中

一叙述，除格里默、穆斯克东、普朗歇与巴赞四位先生另有

看法外，普遍获得巨大成功。

温特勋爵离开达达利昂时，把他姐姐的住址告诉了他。

她下榻于皇家广场六号。原来，这是有名的街区。温特勋爵

还答应他自己亲自来接他，以便为他作介绍。达达利昂约定

八点钟在阿多斯住处和他会面。

能被介绍给英国贵妇人米拉迪，这让我们的这位加斯科

尼人魂牵梦绕。他想起这个女人那时曾经以怎样奇特的方式

搅乱了他的命运。他深信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心腹；可是他

又感到有一种捉摸不透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把自己拉向她的身

边。他唯一的担心就是这位贵妇人可能认出他就是在默恩和

杜佛尔的那个人；这样，她就会知道他是特雷维尔的一位朋

友，所以他就是全心全意属于国王的人，从此这就让他会失

去其中的一部分优势，因为就像他认识夫人一样他被夫人识

破了，他就得与她势均力敌地赌下去。至于米拉迪和瓦尔德

伯爵之间业已开始的私通，尽管后者年轻英俊，腰缠万贯，

并早就进入了红衣主教恩宠的怀抱，但是我们的这位自命不

凡者对此不屑一顾。人在二十岁时，特别又出生于塔布，具

有如此表现是有道理的。

达达利昂回到自己的住所，开始一番光彩照人的打扮；

—缘—

◆ 三个火枪手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接着又去了阿多斯的住处，并根据他的习惯，把自己的想法

向阿多斯和盘托出。阿多斯听了他的打算后摇摇头，并且带

着一种苦涩的表情，嘱咐他要谨慎做事。

“什么？”阿多斯对他说，“你刚失去一个女人，你曾口

口声声说她善良，模样又长得迷人，人品十全十美，而现

在，你却又去追求另一个女人了。”

达达利昂觉得这种指责有道理。

“过去，我是怀着全部身心去爱波那瑟太太的，但现在，

我是用智慧去爱这位英国贵妇人的，”达达利昂解释道，“我

派人到她家去，主要是想弄清楚她在宫廷里究竟扮演怎样的

角色。”

“她扮演怎样的角色？那还用问！依照你对我说的情况，

她扮演的角色是不难猜想的。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密使，一

个引你走进陷阱的女人，一个让你把脑袋留在这个陷阱里的

女人。”

“哎唷！亲爱的阿多斯，我认为你把事情看得一团漆

黑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怀疑所有的女人；这有什么办法呢！我为

这个付出过代价，而我尤其怀疑头发金黄的女人。你曾对我

说过，这位英国夫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吗？”

“她有一头很漂亮的金发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

“哦！我可怜的达达利昂！”阿多斯说。

“听着，我是要给自己弄个明白；当我知道了我想知道

的一切以后，我就一走了之。”

“你去弄个明白吧！”阿多斯冷冷地说道。

温特勋爵及时到达；阿多斯预先得到及时通报，走进另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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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间小屋里。所以，温特勋爵看到的只是达达利昂；由于快

到八点了，他就领走了年轻人。

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等在楼下，两匹骏马驾辕拉套。俯

仰间，他们抵达皇家广场。

米拉迪·克拉丽克夫人和蔼地接待了达达利昂。她的宅

邸豪华非凡，尽管大部分英国人因战事被逐离法国，或者将

要离开法国，而米拉迪的家中却刚刚耗费了许多新的开支，

这显示出遣返英国人的普遍举措对她一点也不相干。

“您看，”温特勋爵边说边向姐姐介绍达达利昂，“这位

年轻的绅士，我侮辱了他，而且我又是英国人，尽管我是他

的双料仇敌，但他却没滥施淫威，尽管他当时掌握着我的性

命。所以，夫人，若是你能多少看点姐弟情份，就请谢谢

他。”

米拉迪先是微蹙双眉；随即额头掠过一缕难以觉察的阴

云；接着，双唇露出一丝异常奇特的微笑。年轻人目击了这

三种微妙的色调，他感到一阵战栗。

那位弟弟毫无觉察；他已经转过身子在逗扯他上衣的米

拉迪的那只宠爱的猴子。

“欢迎先生光临，”米拉迪招呼；她那温柔怪异的语气和

达达利昂刚才看到的那情绪不快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，

“今天，您取得了让我感激的永恒权利。”

这时英国勋爵转过身来，把决斗情况无一遗漏地陈述一

遍。米拉迪凝神静听。然而不管她作出怎样的努力以掩饰她

的情绪，但明眼人一看便知，男爵的这番述说没给他丝毫的

愉快。她怒火中烧，一双秀足在裙下焦躁地骚动。

温特勋爵毫无察觉。叙述完后，他走到一张桌前，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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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托盘中早已备好了一瓶西班牙葡萄酒和几只酒杯。他倒满

两杯酒，示意邀请达达利昂和他共饮。

达达利昂知道，跟一个英国人拒绝碰杯，就是对他最大

的不恭。于是他走到桌前，端起第二只酒杯。这期间，他的

目光丝毫没有放过米拉迪，从镜子中窥视看她的面部表情刚

刚又发生了新的变化。她以为此时已经不再受他人注意，一

种近似凶狠的表情跃动于她的脸颊，并使劲地咬着自己的手

绢。

一位娇小的侍女这时走进来，达达利昂早就有所察。她

用英语对温特勋爵说了几句，后者立刻请求达达利昂允许他

告退，声称有要事找他，同时也请姐姐原谅他不能相陪。

达达利昂与温特勋爵握过手，走到米拉迪身边。这个女

人带着惊人的善变，脸上重现和颜悦色，唯有手绢上散开的

几斑殷红，显示出她刚才把嘴唇咬得出血。

她的双唇很美，简直艳若珊瑚。

交谈气氛变得活跃起来。看上去米拉迪已经完全恢复正

常状态。她说温特勋爵只是她的小叔子，不是她的亲弟弟。

她曾经嫁给了这家老二，丈夫留下一个孩子便离她而去，使

她孀居内室。如果温特勋爵总不婚娶，这个孩子将会是他的

唯一继承人。所有这番谈话使达达利昂看到一层掩盖着什么

的帷幕，但看不清这层帷幕下笼罩的一切。

此外，半个小时的交谈后，达达利昂确信米拉迪是他的

同胞，她说出来的一口地道优美的法语使他对此深信不疑。

达达利昂口若悬河，言辞文雅，信誓旦旦一般表示忠贞

不二。听着我们的加斯格尼小伙子满口空言，米拉迪破颜一

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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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退时间已到。达达利昂辞别了米拉迪，带着一个男人

最幸福的得意走出客厅。

行至楼梯，他遇上了那位漂亮的侍女。经过时，侍女从

他身边轻轻擦过。她满脸绯红，轻吟一声请求达达利昂原谅

她的失礼。达达利昂同时对她表示宽恕。

第二天，达达利昂再次前往，他受到了比第一天更好的

接待。温特勋爵不在家，这一次，只有米拉迪在整个晚间为

他尽主人之谊。她对他好象显得特别留心，问他从何处来，

朋友都是什么人，并且还问他是否考虑过愿意为红衣主教效

力。

众所周知，达达利昂虽然是一个二十岁的后生，但他非

常谨慎；这时他回忆起有关米拉迪的种种怀疑。他对她大唱

红衣主教的颂歌，对她说他如果早就认识卡弗瓦先生而不是

特勒维尔先生，他就不会错过加入红衣主教的守卫队，而是

去参加国王的禁卫军。

米拉迪毫不做作地一改谈锋，漫不经心地问起达达尼昂

是不是曾经去过英格兰。

达达利昂回答，为补充军马，特勒维尔先生曾派他去过

一次英国，他还从英国带回了四匹样马。

交谈过程中，米拉迪两三次紧抿嘴唇：她正在跟一个谨

慎行事的加斯格尼人打交道呀。

在上一天的同一时刻，达达利昂起身告辞。行至走廊，

他又碰见了那漂亮的凯蒂，也就是那个小侍女。她带着神秘

的令人误解的亲切表情看着他。但是，达达利昂一心想着女

主人，压根儿没注意她那儿发生的一切。

第三天与第四天，达达利昂照例每天前来拜访米拉迪，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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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米拉迪对他的接待也一次比一次更加殷勤。

而每一次，或是在前厅，或是在走廊，或是在楼梯，他

都会遇上那个娇小的侍女。

可是，我们已说过，达达利昂对那可怜的凯蒂一片痴情

毫不在意。

—园员—

◆ 三个火枪手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

第三十二章

诉讼代理人家的一顿晚餐

其时，波多斯战功赫赫的那场决斗，并没让他忘记诉讼

代理人妻子邀请他的那顿晚餐。第二天，将近下午一点钟，

他吩咐穆斯克东把他的衣服又刷了最后一遍，接着，他迈着

一个鸿运高照的人的步履，朝熊瞎子街走去。

他的心在猛烈跳动，但是这不像达达利昂的那颗心，不

是一颗年轻的为爱情急不可耐的心。不是的，而是一种更加

实惠的物质兴趣在驱动着他的血液，他就要跨进那条神秘的

门槛，去攀登用科克纳尔先生的一块块古老的埃居堆砌起来

的陌生的楼梯了。

实际上，他马上就要看见一个大箱子了，那是他魂牵梦

绕中想象过的箱子啊；这个箱子的形状长而深，上面挂着大

铁锁，闩着大插销，固定在地面上；那是他常听人讲过的大

箱子，而现在，诉讼代理人太太那双稍显得干瘦但仍不失风

韵的手，就要在他羡慕的目光下将它打开了。

再说，他是一个浪迹江湖的人，一个无财产的人，一个

无家可归的人，一个习惯于出没小旅馆、小酒吧、小饭店、

乡间小客栈的大兵，一个大部分只能勉强讨个残羹冷饭的美

食家，马上就要品尝到家庭小灶了，马上就要享受到惬意的

内室生活了，立刻就要任凭别人温馨的照顾了，这正如粗野

的老兵们常说的那样，日子过得越艰辛，对这些温馨的照顾

愈是喜欢呀。

以表兄弟的身份，每天坐在丰盛的餐桌旁，去消除老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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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代理人额上的皱纹；用最灵巧的作法，教给年轻小职员们

玩纸牌掷骰子，去欺骗他们几个钱；再向他们授课一小时，

以收酬金的方法，把他们一个月的积蓄挣回来；这一切太合

波多斯的心意了。

这位火枪手回想起曾经流传过关于诉讼代理人的流言蜚

语，从那时到现在，一直久传不衰：什么一毛不拔呀，什么

克扣粮饷呀，什么勒紧裤带过日子呀，等等不一而足；但，

不论怎么说，波多斯一直认为除了几次不大适合时宜的过份

节省的行为以外，他发现，诉讼代理人太太还是相当大方

的。当然，对于一位诉讼代理人太太来说，理应如此，他希

望遇上一家豪门大户。

但是，走到门口，火枪手产生了几分怀疑，那外观的布

置，根本不是接待外人的：恶臭漆黑的通道，照明十分糟的

楼梯，就连从铁条缝漏进的几束灰暗的光线，还是通过邻家

院落透来的；在二楼，有一扇低矮的门，上面钉了一根根大

铁钉，活象格朗·夏特莱堡的正门一样。

波多斯用手指敲敲门；一位高个子办事员来开门；他苍

白的面庞，掩没于一头原始森林般的长发之中。他带着勉强

的敬意对来者深鞠一躬；来者高大的身材表明他膂力过人，

一身军服显示出身行伍，朱红的嘴唇表明他习惯于养生。

这位办事员身后站着一位较矮的办事员，较矮的办事员

身后又站着另一位较高的办事员，这第三位办事员身后还站

着一位十二岁的送信员。

一共是三个半办事员；这表示，在当时是一家顾客最多

的事务所之一。

尽管火枪手要到下午一点钟才到，但从中午起，诉讼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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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太太便已等得不耐烦，她相信她心上人的一颗心，也许

更相信他的胃，会催促他提前到来的。

所以，科克纳尔太太走出套房门，差不多在同一时刻，

客人从楼梯门走了进来，而可敬的夫人一露面便让他摆脱心

中的不安。办事员们都眨着好奇的目光，而面对这群高高矮

矮的人，他实在不知说什么好，于是他就默不作声。

“这是我的表兄弟，”诉讼代理人太太就道，“请进，请

进，波多斯先生。”

波多斯这个名字对办事员产生了很大效果，一个个张口

大笑；波多斯转过身，所有的脸庞重又露出庄重的神情。

诉讼代理人太太和波多斯先来到诉讼代理人的办公室，

然后穿过办事员聚集的前厅与他们本应忠于职守的事务所，

这间屋就像一间黑色的大厅，厅内到处堆着废纸。走出事务

所，他们绕过右边的厨房，最后走入接待室。

所有这些互通的房间，没给波多斯产生良好印象。各间

房大门洞开，一切谈话从老远就能听得一清二楚；再者，当

他经过时，他曾经用探究的目光向厨房瞥了一下，他没有看

到做饭升起的那种火，那种热闹的场面，那种忙碌的活动，

因为在准备一顿美餐的时候，作为美食圣坛所在地，通常会

洋溢这种气氛的，于是他自以为，这是诉讼代理人太太的耻

辱，是他自己的一大憾事。

诉讼代理人或许事先知道他的这次来访，当看到波托斯

神情坦然地走到他跟前，彬彬有礼地对他鞠躬，他没有表现

出丝毫的惊讶。

“我们好像是表兄弟吧，波多斯先生？”诉讼代理人边

说，边用胳膊支着藤椅抬起身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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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老头子身裹一件宽大的黑色紧身短上衣，孱弱的身

体淹没其中；他肤色发青而干瘦，他的一对灰色小眼，像红

宝石一样炯炯发光，再配上那会作怪相的嘴，简直是他脸部

的唯一区段，以显示他生命的存在。不幸的是，他的双腿已

经开始拒绝为这具瘦骨嶙峋的肌体提供服务；五六个月以

来，这种衰竭就有所感，这位高尚的诉讼代理人差不多成了

他妻子的奴隶。

表弟忍气吞声地被接纳下来，仅此而已。如果科克纳尔

先生步履轻捷，他会向波多斯先生拒绝任何亲戚关系的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我们是表兄弟。”波多斯沉着地回道；更

何况，他从来没有指望会受到情人的丈夫热情的接待。

“是依照女方叫法吧，我想？”诉讼代理人狡黠地问。

波多斯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嘲弄，竟还把这种嘲弄当作

天真，于是，他张开胡子拉碴的大嘴，对这种天真反嘲起

来。科克纳尔太太非常清楚，天真的诉讼代理人是同类人中

一个极为少有的变种，于是她莞尔一笑，满面通红。

科克纳尔先生自波多斯一到，就不安地凝视着他那橡木

写字台对面的一尊大立柜。波多斯明白，这尊大立柜虽不符

合他在想象中见到的那种形状，但它应该是那个令人喜出望

外的大木箱，于是，他庆幸眼前的实体，在高度上比梦幻中

的物体还要高六法尺多。

科克纳尔先生没将家系推算得太远，而是从大立柜上收

回自己忧郁的目光，转而望着波多斯，只是说：

“我们的表弟阁下在出征起程前，一定会赏光跟我们吃

顿饭吧，是不是呀，夫人？”

这一次，波多斯感觉到整个胃区受到一击；看上去，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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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纳尔太太也并不是无动于衷，因为她要开口说话了：

“如果我们的表弟发现我们亏待他，那么他就不会再来

了；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他在巴黎住的时间太少了，所以，

来看我们的时间也就太少了，因此，在他动身前，我们不能

要求他将几乎可能支配的所有时间都给我们。”

“哦！我的双腿，我可怜的双腿啊！你们都到哪里去

了？”科克纳尔喃喃地说，他竭力作出微笑的样子。

就在波多斯希冀的美餐受到攻击时，科克纳尔太太给他

送来这番解围的话，这种救援让火枪手对她异常感激。

晚餐时间立刻就到了。大家步入餐厅，那是一间位于厨

房对面的阴暗的房间。

办事员们好象早就闻到了家中不寻常的香味，一个个像

守时的军人，各自手拿小方凳，随时准备就坐。人们先看到

的，他们的下巴吓人地扭动起来。

“该死！”波多斯瞅一眼三个饥饿鬼暗自说；可以想象

到，小通信员是不许享受这顿庄严用餐荣誉的。“该死的！

如果我是表哥，这样的馋鬼我一个也不留，这一群人简直像

六个星期没吃饭的掉进大海的饿死鬼。”

科克纳尔坐着轮椅，由科克纳尔太太推着走进来；波托

斯这时走上前，帮助她将其丈夫一直推到餐桌前。

科克纳尔刚一进餐厅，就学着小办事员的模样，鼻子和

下巴统统扭动起来。

“啊！啊！”他连叫两声，“的确是诱人的浓汤呀！”

“真见鬼，他们从浓汤里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啦？”波托

斯一见淡淡的、满满的，但却非常浑浊的热汤说；稀少得可

数得出的几片面包皮，犹如群岛中的几个孤岛，飘浮在汤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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